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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酱
􀣒余书旗

说起家乡的酱，还得从我老父亲说起，因为父亲爱

吃黄豆酱，一日三餐，餐餐都离不开酱，父亲说：“酱有

味，开胃。”

以前的农村妇女没有不会做酱的，因为酱的作用

太大了，可当盐，可当油，可当调味品，可下酒，可下

饭。那时农村的厨房里很简单，烧菜基本上就是油、盐

和酱这三种佐料。一般家庭早餐下饭菜，或一碟酱，或

两块腐乳，或一碟辣椒粉腌萝卜条，没有人家会特意炒

两个菜下稀饭的。中午要炒菜了，就离不开酱了，青辣

椒炒酱、烘豆腐青辣椒炒酱，炒螺蛳放点酱，炒乌蛳放

点酱，炒茄子也要放点酱。如烧鱼了，那就更得用酱

了，不但节省用油，而且味道特别鲜。不仅如此，就连

包玉米粿，也会在老芥菜馅里舀上几瓢酱。

酱的用途这么广泛，就得要多糟一些了。集体化

时期，黄豆都是靠生产队分配的，这便是一年的用途

了，得按计划走，先把过年要用的豆留足了。豆制品是

过年的主要菜品，比如说烘豆腐、辣豆腐、煎豆腐，还有

煮米羹包米粿用的白豆腐等，然后再把糟“菜碟（方言，

腐乳、酱统称菜碟）”的豆留起来，如有剩余的，方可随

意支配，因此虽说农村人黄豆自己种，但豆腐也不是想

吃就有得吃的。那时在农村说起好吃的，人们首先想

到的是猪肉、鱼、豆腐，这豆腐已跻身于美味佳肴的前

三位。

我家是个大家庭，吃口多，母亲每年都会糟两三小

斗黄豆酱，盛酱的容器是那种能盛二十五斤酒的老洒

坛。虽说农村的妇女没有几个人不会糟酱的，糟酱看

似是个粗活，其实糟一坛好酱是有很高的技术含量在

里边的，那工序可得一道一道来。首先得挑挑拣拣，把

挑好的豆先浸泡一个晚上，才能下锅煮。煮豆是费柴

禾的事，一口大铁锅得烧几个小时，豆才能煮烂透，没

煮烂的豆糟起来的酱放多长时间也不烊，影响口感。

煮烂以后，盛放在大圆竹匾里摊晾，待不烫手了，但摸

上去还有一点温温的感觉时，便把面粉洒下搅拌，搅拌

到不粘手了，豆与豆之间也不相互粘连了为止。然后

把豆摊匀了，在竹匾上架上两根细竹竿或木棍，上面再

盖上另一面圆竹匾，这样，两面竹匾之间便有一条能透

气的缝隙了。最后再在竹匾上面盖上蓑衣旧衣服之类

的以保温，让其自然发酵，称为“捂酱黄”。正常的话，

三五天以后酱黄便先后开始生长出一些白色的菌丝，

且生长迅速，再过两三天，竹匾里便是毛茸茸的一片

了，白色的菌丝也变成了淡黑色的菌丝，这说明酱黄发

酵非常成功。下一步，得把粘连着的酱黄揉开，让其像

黄豆一样一颗一颗地分开，趁着太阳好的天气晾晒，等

充分干燥了，放在坛子里贮存保管。

到了立冬季节，便好开始糟酱了。糟酱有湿糟与

干糟之分，老一辈人采用的大多都是湿糟的方法。所

谓的湿糟，就是先用少量的凉开水把干燥的酱黄湿润

一下，然后拌入食盐、干红辣椒、橘子皮、八角、生姜、白

糖、米酒等佐料。现代人多采用干糟的方法，酱黄不用

加凉开水湿润，把红辣椒干换成新鲜的生红辣椒，生红

辣椒水份足，让其慢慢把酱黄湿润。酒也换成了白酒，

因为白酒糟的酱更容易保存。酱糟好以后，便可装入

瓶子里或坛子里保存了。现代人把酱当调味品，不会

糟很多，大多糟几个玻璃瓶便够了，而老早则要用坛子

装的。坛子装满以后，上面铺上厚厚的一层盐，盖上竹

箬叶，随意一点的，坛口随便用破碗破碟一盖了事；讲

究一点的，先用竹箬叶把坛口扎好，上面再压上旧书报

或树墩头。

在现代人眼里，作为食品，酱的地位很低微，但它

却有着悠久的历史，据史料记载，我国食用酱的历史已

经有近四千年了，到了周朝，酱的种类已达上百种。西

汉时期，以大豆和面粉为原料的豆酱开始出现，并逐渐

成为重要的调料品而进入了民间。

今天，酱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角色早已转换，从主

角变成了配角，但像家父这样对酱有着独特爱好的也

大有人在，曾听说很多人出门甚至出国旅游，都不会忘

记带上一瓶家乡酱。

关键词：花猪

关键词：奥陶纪

关键词：方腊起义石刻

有一阵子，文昌王家源出名得紧。

老实说，在此之前，我还真没听说过王

家源的大名。我不是个善跑会跑的人，活

了半辈子县里还有好多地方都没去过，对

本县稍显深微一点的历史状况、地理状况

了解得也甚少。可能对于其他人早就大名

鼎鼎的王家源，对我竟然是一派陌生，有如

未开垦的处女地。

我之听说王家源，首先是源于一头花

猪。花猪肉好吃，比土猪肉更香更有味

道。而这个仿佛失传已久的花猪，突然间

又在王家源重现，那些时日，地方台电视对

这个花猪宣传报道简直是浓墨重彩，一头

花猪把王家源拱上了热搜。在当今这个讲

究吃得健康、吃得精致、吃得麻爽的时代，

王家源着实领了一把吃的潮流。

尔后就对王家源熟套了，前前后后到

过不下五六次。每次踏进王家源这块土

地，总有一种天生异秉的感觉，确有与我的

家乡诸多不同之处。无论是其地理环境还

是历史人文风貌，其灵秀、其隽永、其深远

都要远胜于我的家乡。甚至想，这么好的

地方为什么不是生养我的地方呢。也是

的，人都有趋好趋优的本性，看见他们生活

在王家源这样的首善之地，享受着当地人

杰地灵的风土人情，内心深处总有些醋意

泛起。这王家源确实是个好地儿。

王家源出产花猪。但笔者几次三番深

入王家源，却并没看到几头花猪，也不知道

这花猪养在什么地方。最近看到的一头是

放养在塔心自然村的那头。但据说这头花

猪已经成为一头观赏猪，是头活了四五年

的老猪了，同行中有个名号叫洪奶奶的人

念叨了一句，也不知这头花猪还能再活上

几年。除了这头观赏用的老花猪，就再没

见着其他的花猪。一个明显的困惑是，我

不知道王家源的花猪到底属于什么品种？

而据最新的《中国畜禽遗传资源志（猪

志）》收录显示，目前我国在养的生猪品种

中有104个本土品种、18个培育品种和6

个进口品种。其中叫花猪的有“宁乡土花

猪”“监利猪”“桂中花猪”等等，唯独没有王

家源的花猪品类。但从花猪也是两头黑、

中间白的相貌看，大凡花猪在品貌上也差

不多，至于入口的味道，没尝过就没法比

较。有句俗话说：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

跑吗？可事实上，在当下，吃过猪肉的人不

少，见过猪跑的人还真不多，而见过国内本

地品种猪的人就更少了。

记得第一次去文昌王家源塔心村吃花

猪肉，是跟一帮驴友一起去的。巧的是，领

头的人有个奇怪的绰号，竟然就叫“老花

猪”。也不知道他这个绰号是怎么来的，反

正老花猪领着我们几十人上山吃花猪肉，

确实有种怪怪的搞笑味道。经费来源采取

AA制，不白吃人家的，吃得倒也坦然。到

午餐时分，花猪肉用一只只大搪瓷脸盆端

上来时，热气腾腾中有股子异香。餐桌上

脸盆尚未放实，众多筷子已经纷纷伸进去

了，待到肉进口中，那优质的胶原蛋白呈现

的美味简直令人难忘。说实话，花猪最好

吃的是半皮半肉，那连带着肥肉的猪皮委

实好吃，不油腻，后味足。那可以说是我此

生吃到过的最好吃的花猪肉了，后来吃过

好几次据说是王家源来的花猪肉，竟再也

没有吃出第一次吃的那种感觉，也不知道

是我的口味变刁了，还是上来的花猪肉本

身即不够正宗，总之都不如第一次吃那么

难忘。但相信真正来自王家源的花猪应该

还是正宗的土货，或者物以稀为贵，市场上

的花猪多了，难免也有龙蛇混淆之嫌。

关键词：奥陶纪

照理说，这地球上的事物，应该都像地

球本身一样的古老。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我们且不说那些新兴的事物，就说地理吧，

既有白胡子老人，也有生瓜蛋子，许多地方

凭借着黄土地红土地，你根本无法看出它

的来历。但在王家源却有一个独一份的标

志性佐证，那就是矗立在地质游园的一块

碑石。碑石上刻有题为“潭头志留纪剖面”

碑文：“记录了奥陶纪浙西浅海陆棚相沉积

环境，地层蕴含着丰富的腕足、笔石等生物

化石，是浙江晚奥陶世文昌组地层对比划

分的标准剖面，也是浙江及华东地区研究

奥陶系与志留系划界的重要剖面。同时剖

面岩性组合和古生物组合特征为研究奥陶

纪末生物大灭绝提供重要信息。”

碑文没有落款时间，但从使用的语言

看，显然是今人留下的。当然也不是近几年

的产物，从碑石的风化程度看，估计至少有

十年以上了。在这里我学到了一个新名词

新知识：奥陶纪。来接我们的王家源的书

记、副书记左一个奥陶纪右一个志留纪，我

听不懂说的什么，因为之前对奥陶纪完全陌

生，从未听过看到过。我不知道奥陶纪是一

个什么纪元，赶紧在手机上百度脑补：奥陶

纪（Ordovician Period，Ordovician，符号

O），地质年代名称，是古生代的第二个纪

（原始的脊椎动物出现），开始于距今488个

地质单位之前（4.8亿年前）~444个地质单

位之前（4.4亿年前），延续了4200万年。在

奥陶纪与志留纪之间隔着一起大规模物种

大灭绝——伽马射线暴，在此次物种大灭绝

中，有60%的物种灭绝，主要灭绝动物有：圆

月形镰虫、彗星虫、原始生物……奥陶纪是

历史上海侵最广泛的时期之一，世界许多地

区都广泛分布有海相地层。在板块内部的

地台区，海水广布，表现为滨海浅海相碳酸

盐岩的普遍发育，在板块边缘的活动地槽

区，为较深水环境，形成厚度很大的浅海、深

海碎屑沉积和火山喷发沉积。奥陶纪末期

曾发生过一次规模较大的冰期，其分布范围

包括非洲（特别是北非）、南美的阿根廷和玻

利维亚以及欧洲的西班牙和法国南部等地。

天哪，文昌王家源溯源竟然溯到了4.4

亿年前的古生代时期！虽然是奥陶纪晚

期，但也是奥陶纪，跨度这么久！早几千年

晚几千年在我们看来并无大的分别，王家

源这历史渊源简直悠久得令人咋舌了！当

日陪同我们的有两位，一位是刚当选为村

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的退伍转业军人小蔡，

另一位叫王书记的（可能是以前的老书记）

显然更熟悉这段历史，他补充道，在王家源

进源来的岩壁上，隐约还能看到一些虾螺

之类的海生物化石，这足以证明，4亿多年

前，我们王家源这里还是一片汪洋大海。

不由我不对王家源从心底里顿生一股

仰慕之情！我使劲想象4亿多年前，我脚下

这片土地尚沉没在海底的样子，期间所发

生的不可思议的变迁！宇宙和时间的概念

已完全溢出了我有限的想象边界。

关键词：方腊起义石刻

无独有偶，见过了村外地质游园的“潭

头志留纪剖面”碑石，我们又在王家源的文

化大礼堂内见到了一块“方腊起义石刻”。

这块缩小版的“方腊起义石刻”是后人按比

例缩小复制的，原碑石已被列为国家一级

保护文物，也是淳安独一无二的国一级文

物，现收藏于浙江博物馆内。

据时任文昌镇文化员的章建胜先生记

道——

1988年3月，王家源村出土了一块天然

鹅卵石，此石重 17.75 公斤，呈不规整的椭

圆体，长39厘米，四面略作长方形，宽度分

别为16、12、11、16厘米。四面皆阴刻楷书

铭文，共11行，内容连贯，全文如下“􀴁􀴁􀴁
􀴁庚子十月初九日，睦州青溪县万年乡方

十三作逆，名（腊），妻姓邵。至十二月出

洞，初五烧人家屋，打到杭州，便打秀口

（州）城，不开。丑年三月，天兵捉焉。四月

廿七日，辛太尉入洞，收下入京，改为严州

淳安县。丰源院僧用琴记。”丰源院是王家

源的古寺院，现尚存遗址，丰源院用琴和

尚，因寺院被烧，无家可归，坐在丰溪边受

冻挨饿。用琴和尚是方腊起义的目击者和

“受害者”，他用刻刀将方腊起义的全过程

刻记下来。

方腊起义刻石记载的关于方腊起义的

时间、地点以及义军攻打赵宋王朝州、县的

路线，都与史志、宗谱等所记相吻合。方腊

起义军能在短短的两三个月里夺取六州五

十二县，使“东南大震”，这是宋朝历史上的

一个重大事件。《方腊起义石刻》，文字通

俗，内容具体，特别是“初五烧人家屋”一

句，带有关键意义的记实，据《严州图经》及

《淳安县志》载，丰源院在县东北安乐乡，五

代后梁贞明二年（916年）建。近年，丰源院

遗址附近出土的砖块，经鉴定为五代至宋

的遗存，刻石出土地点现今的地名叫“寺前

畈”，丰源是王家源的一条山塬。丰源院，

当年香火旺盛，香客络绎不绝。丰源院距

离宋青溪（今淳安）县城约30公里，与宋分

水县（现属桐庐县）的塔岭为邻，是方腊义

军进攻分水、桐庐的必经之路。

从以上文字中可看出，方腊起义石刻

的历史文物价值已毋庸置疑。而于王家源

出土的这一石刻，也再次佐证了王家源具

有源远流长的悠久历史。我们日常所谓的

文化积淀文化传承，如果没有事物本身的

先天优势，势必会大大削弱文化的厚实

度。再怎么说破天，你若没有能拿得出手

的信物来自证自洽，都是没用的。而王家

源恰恰有着这样的底气，仅凭《方腊起义石

刻》这一件镇县之宝，就已能毫无疑义地傲

视全县各方诸侯了。

当我们一行漫步在王家源的老祠堂、

柏树林，我已经完全折服于王家源深厚的

文化底蕴。我知道在此间徜徉，务必秉持

一种谦卑的态度，否则一不小心就会被它

随意展露出的人文历史打脸，让我们为自

身浅视的浅薄自大而羞愧无比。


